                   明代画状元吴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：王圆圆

                   （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 副教授/院长助理）
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酒与画。中国的酒，不是简单的酒水，而是一种文化——酿酒的文化，有品酒的文化，甚至连豪饮中也带着几分讲究。酒中有喜，酒中有忧，酒中有情，酒中也有愁。有这样一首诗《饮酒》，或许并不为大家所熟知：
戒饮长防病，停杯愁不禁，计量轻与重，愁比病还深。
明代诗人张琦的这首诗中，一句个“愁比病还深”，道出了这酒中埋藏的多少情愫，也生发出多少大块文章和书法绘画，既有诗仙李白，也有草圣怀素。而张琦也是深陷其中，也有很多身怀绝技的酒友，这其中就包含了遇酒则欢的明代画家吴伟。吴伟与张琦交往甚密，在吴伟去世之后，张琦也为其撰写了墓志铭。
吴伟，号小仙，江夏（今湖北武昌）人。吴伟生于天顺三年（1459）五月二十日，卒于正德三年（1508）六月三十日，主要活动时期为明代成化、弘治年间以及正德早期。

他生前经历极具戏剧化和传奇性，幼时四处流浪，后来却成为国朝画者之冠，明代成化皇帝称赞他为仙人之笔，弘治皇帝赐予他“画状元”的印章。他屡次从宫廷挂冠请辞，回到民间，不循尘俗的行径和传奇经历令人称叹。

吴伟其人“性憨直，有气岸”“轻利重义”，其画“山水人物如神品”。吴伟的个性与名士颇为投机，明七子之一的何景明称他“江夏狂吴，千金一图”。《吴小仙传》中记载吴伟不慕权势富贵的轶事：平居喜吟咏嗜笔札，每酒酣兴发，肆意挥洒，顷刻而成，运笔如飞，左右睥睨旁若无人，虽王公贵人之前藐如也。吴伟带着徒弟去权贵家中作画，他的徒弟或为权势所动，有点胆怯，小仙叱之曰“尔方寸如此，岂复有画耶”。面对权势，吴伟呈现出不卑不亢的气势与傲岸持节的个性。
吴伟画艺精湛，被视为天才型的画家，关于吴伟的绘画天赋，有几则民间传说。《北窗琐语》中记载吴伟为画僧所投胎转世，因此幼时即有绘画天赋，后来其醉酒而死与前世画僧相同，是命中所定。《艺妙记》中又一说：吴伟幼时饮神仙给的泉水，因此后来学画有成，遂成名家。关于吴伟天赋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他成名之后民间的杜撰之说。故事内容虽然不同，但传递的内涵却相似，吴伟幼时就已经显露出非凡的绘画天赋。

吴伟的绘画，笔墨劲健，体现出豪放与刚性的气韵。他作画时往往纵姿挥洒，俄顷之间，曲折巨细，有笔飞墨舞之妙。李开先《中麓画品》中评价吴伟：“吴小仙如楚人之战巨鹿，猛气横发。”以“楚人战巨鹿”形容吴伟画作中的雄强和横猛特征。然而，吴伟生平最令人称奇之处，是他酒后画技精妙的逸事。

酒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，清代唐晏在其《饮酒》诗中即说道：“酒为翰墨胆，力可夺三军。”艺术须赖灵感，灵感是艺术家创作中的“神来之笔”，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在创作中常以酒作为招邀灵感的方法。中国古代文人墨客饮酒酣畅之际的生花妙笔也屡屡见之。以酒入诗入文，作为绘画题材的也多见，譬如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，也成为后世画家的绘画题材。酒——是吴伟艺术创作的灵感，游戏笔墨的体验，是他艺术创作自由挥洒的情感之泉，酒的文化意蕴熔铸于他的个性之中，成为他传递人生与艺术生命的一种象征。

吴伟嗜酒在明代画史中颇有名，吴伟酒后为皇帝创作《松风图》极具传奇色彩。明《画史会要》中记载：“伟有时大醉，被召，蓬首垢面，曳破早履踉跄行，中官扶掖以见，上大笑，命作松风图，伟跪翻墨汁，信手涂抹，而风云惨惨生屏障间，左右动色。”此段记载将吴伟酒醉后为皇帝作画的场景刻画的栩栩如生，他酒后失态皇帝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大笑。吴伟醉酒时为皇帝作《松风图》获皇帝的赏识，无论是揣摩皇帝心意的有意为之，还是画意酣畅之时的无心之举，都体现出吴伟的勇气和智慧非同寻常。他为皇帝作画时洒然的气度与不受外物干扰、放手创作真正画家形象，也十分契合名士风范，与庄子所提出的“解衣般礴”的自由精神颇为贴近。

酒是吴伟艺术创作的灵感，吴伟以酒为引，酒后的画作更入佳品，备受时人的追捧。吴伟酒后信手涂抹创作《捕蟹图》的行为颇似文人墨戏。有史记载，吴伟饮友人家，他以莲房蘸墨作捕蟹图，戏将莲房蘸墨迹，顷刻之间，以数笔作妙趣横生的螃蟹，是游戏笔墨的表现，显示了他高超画艺，让观者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戏剧性与表演性，遗憾的是《松风图》与《捕蟹图》后世皆无流传。

酒往往是人格狂放的起始，无酒不成狂。除了吴伟，与其同时代饮酒不用口的史忠，才子唐寅、祝允明等皆嗜酒如命，还有戏曲家徐霖等皆喜酣歌纵酒。

吴伟形象的狂放，表面看来与酒精的刺激不可分，但更深层的酒文化所孕育的传统翰墨之魂与文化艺术生命力，是刺激他创作进入无人之境、愈发写意的更为深刻与内在的原因。

有诗曰：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开篇中张琦的那首《饮酒》也道出了酒的价值： 

戒饮长防病，停杯愁不禁，计量轻与重，愁比病还深。

古人以酒作为引，“将人情的冷暖、孤寂的慰藉、命限的超转、物我的契合，皆可寄情于酒，以酒抒怀”。

吴伟作为一名居于深宫之中专门为帝王服务的宫廷画家，对于出生于民间底层、崇尚无拘无束生活的吴伟而言，犹如身居于囚笼之中。宫廷中尔虞我诈、如履薄冰的生活很容易拘束他的个性，僵化绘画题材和形式，更难以激起吴伟的创作热情。吴伟以酒醉为由，在皇帝和众宦面前的醉态孟浪之举，虽然有即兴创作和表演之嫌，其内在还有着避害和任性之由。作为一个才华横溢、热爱自由的画家而言，在宫廷中的官宦之涯犹如囚徒，其狂态和醉态之中隐含着生命的愤怒与辛酸、无奈与任性，以及对于官宦和权力的某种嘲弄。

酒为灵感，境入般礴。酒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墨客给予情感的慰藉，也化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。

因此，吴伟借着醉酒放纵笔墨，尽情抒发心中压抑的愤懑，彰显着生命的挣扎，隐含着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宫廷囚笼般生活的反叛。而这种主体精神性的彰显与个体人格的追求，艺与道的融合，恰是中国古代艺术精神所追求的境界。

